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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为秀美的汉中洗
去了尘埃，催开了满城芳华。漫
步江畔，每一步都踏在春日的诗
行里。

路边的花簇早已褪去雨珠
的羞涩，争奇斗艳、肆意盛放。
桃梅缀满枝头，嫣红似霞；李花
凝霜缀雪，洁白素雅；玉兰亭亭
玉立，凝脂般的花瓣缀着细碎雨
珠，温润动人。

江面上，来自远方的红嘴鸥

灵动翩跹，野鸭在水中嬉戏，苍
鹭伫立浅滩，身姿优雅，与红嘴
鸥相映成趣，为汉江增添了无限
生机。游人们三三两两，或驻足
赏花，或与水鸟互动，欢声笑语
融入春风。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且在
这一花一木，一江一水间尽享春
日的诗意与温馨吧！

（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

春节假期，闲来无事，便开始整理鞋柜，
将冬日厚重的棉靴一一归置，又把春日的鞋
子一一翻出，预备着换季。正忙碌间，角落
里一双粉色卡通小泥鞋猝不及防地撞入眼
帘——那是小女儿幼时穿过的，尺码早已偏
小，静静尘封在时光深处，一躺便是好几年。

目光落在这双小巧玲珑的泥鞋上，心头
一软，思绪瞬间被拉回从前。女儿上幼儿园
的年纪，最是偏爱下雨天。每逢落雨，她便雀
跃不已，麻利地套上雨衣，蹬上这双心爱的小
泥鞋，一头扎进雨幕里。在浅浅的积水中蹦
跳、奔跑、踩水花，任凭雨丝打湿发梢，泥水溅
满衣裤，小脸上却荡漾着毫无保留的欢喜，眉
眼弯弯，笑声清脆得能穿透雨帘。我也被这
份纯粹的快乐感染，卸下平日里的拘谨，踩着
五厘米的高跟运动鞋，陪她在雨里蹦跳嬉闹，
那一刻，仿佛也挣脱了成人世界的枷锁，重回
无忧无虑的孩童时光。

望着这双粉嫩的小泥鞋，不由自主想起
了自己的童年。我出生于80年代初，彼时的
家乡，没有平坦的柏油路，更没有光洁的水泥
地，出门便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黄土路。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地跋
涉，稍不留神便滑倒在地，弄得满身泥浆，狼
狈又难堪。

母亲心疼我和弟弟，平日里省吃俭用，硬
是攒钱为我们姐弟俩各添置了一双黑色中筒
泥鞋。从此，每逢雨天，我们便骄傲地穿上
它，稳稳当当踩过积水与烂泥，一路走向学
校，再也不怕滑倒摔跤，再也不用担心鞋袜
湿透、双脚冰凉。偶尔还会臭美一下，放下
卷起的裤腿，露出黑色泥鞋，就像穿着皮鞋
一样。那双略显笨重的泥鞋，是雨天里最踏
实的依靠，也是清贫童年里，一份小小的满
足与骄傲。

时光流转，上了初中，脚下的路渐渐变了
模样。通往镇上学校的大路铺上了黝黑平整
的柏油，校园里也尽是平整的水泥地与青砖
路面，唯有村口通往主路的那段小径，依旧还
是熟悉的黄土路，半新半旧，半坦半泥。曾经
视如珍宝的泥鞋，在年少敏感又好强的自尊
心里，渐渐变得笨拙、土气，仿佛穿在脚上，便
矮了人一截、低了人一等。夏季时，大清早上
学大雨倾盆，中午便已艳阳高照，路面到下午
放学时早已晒干，脚闷在不透气的泥鞋里，又
潮又热，憋闷难耐，每一步都带着说不出的别
扭与难堪。

后来，我便习惯在书包里多塞一双轻便
的塑料底布鞋，到校立刻换下泥鞋，放学再穿
上。只是上学路途遥远，背着一双鞋来回奔
波，终究不便。再大些，有了轻便的运动鞋，
我便再也不愿穿泥鞋。宁可选择走小路，贴
着田埂塄坎，踩着前人的脚印小心前行，走过
泥泞后，再悄悄用纸细细擦净鞋边的泥土，整
理得体体面面，才肯走进校门。那时小小的
虚荣与倔强，如今回想，幼稚青涩，却又真实
得可爱。

等到远赴宝鸡求学，城市的街道、校园的
路面、归家的路途，早已全是宽阔平坦的柏油
与水泥。泥鞋，便彻底退出了我的生活，被悄
悄遗忘在岁月的角落。参加工作后，也曾为
雨天防水，网购过一双短筒雨鞋，可穿着闷
脚，冬日又冷，勉强穿了几回，便再次束之高
阁，再未问津。

如今看着女儿，我才恍然发觉，孩子对雨
天、对泥鞋的热爱，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她们的泥鞋色彩鲜亮、款式可爱，她们的快乐
简单直白、毫无杂质，只管在雨里肆意奔跑、
尽情嬉闹，没有生活的琐碎，没有少年的敏
感，只有最澄澈、最纯粹的欢喜。

这些年，家乡的变化翻天覆地。水泥路
修到了村口，铺到了家门口，连寻常农家小
院，也全都打成了干净整洁的水泥地面。现
在的孩子，再也不用穿厚重的泥鞋，再也不用
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艰难求学。日子越
过越红火，脚下的路越走越平坦，可那份在泥
水里跌跌撞撞、苦中带甜的童年滋味，他们却
再也无法亲身体会了。

一双小小的泥鞋，一头系着我的童年，装
着求学的不易、少年的自尊、清贫日子里的温
暖；一头连着女儿的快乐，盛着无忧无虑的天
真、肆意奔跑的时光。它藏着岁月的变迁，记
着两代人的成长，也装着一段回不去、却永远
温柔闪亮、藏在心底的旧时光。

（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

晨起清扫阳台，竟在活石头旁撞见三
朵明艳的黄菊花。一番搜寻才知，花株是
从活石头阳面缝隙里钻出来的，石缝中积
攒的腐殖土混着晨露潮气，裹着它的根
须，连风拂枝叶时，都裹挟着石屑的粗粝
气息。菊花枝抚着绿萝藤蔓向地面匍匐，
一路抽枝散叶分出三支，青绿叶片错落点
缀在枝条间，主枝行至窗框处忽而回转，
借着向上的力道直挺挺竖起。花枝贴着
窗玻璃攀援，离地面最远的叶瓣下孕育出
一枚花蕾，再往远端伸展出四根银针似的
丫枝，每枝顶端都顶着半开的花苞，三枝
花苞聚拢成小巧花束。

率先绽放的那朵菊花，花瓣如丝绸般
柔滑，13片舌形花瓣紧紧相拥，攒成金灿
灿的花头，中央橘黄的花蕊像一簇小火
炬，热热闹闹向上擎着，连风都绕着它打
转，仿佛要引来不速之客。此刻，宋代史
铸咏野菊“寒郊露蕊疏仍小，瘦地霜枝细
且长”的诗句，竟在此处全然落了实。

秋天像劳作了一季的老农，待最后一
茬收成归仓，便敛了热气，歇息下来。吸
足光照的树木，把满腔炽热化作橘红与金
黄，在秋风召唤下一片片扑向大地。粉黛
子的纤细茎梢缀着褐黄花穗，像铜铃般在
风里晃出细碎声响。园子里曾引得游客
争相观赏的各色菊花，经一夜寒霜便失了
神采，露出萎靡之态。晨霜凝在叶片上结

成薄冰，可野菊却舒展花瓣，一派湛蓝、金
黄与雪白，一簇簇一片片，把初冬装点得
分外明丽。秋天虽悄然退场，但季节交替
并未在深秋寒凉与初冬微暖间留下斧凿
痕迹，遍地野菊依旧深情拥抱着大地，迟
迟不肯离去。

倘若春之缤纷促使心花怒放，夏之茂
盛造成心旌摇荡，那秋之绚烂便教人心下
沉郁了。这沉郁，不与春争，独傲寒秋；这
从容，并非颓唐，反倒透着几分苦尽甘来
的况味。恰如这野菊，在古籍中竟有一个
锥心的名字——苦薏。

《本草经集注》早有记载“菊有两种，
一种茎紫，气香而味甘，一种青茎，味苦不
堪食，名苦薏。”这是野菊最早的专属称
谓。唐代药学家陈藏器《本草拾遗》也提
及“苦薏生泽畔，茎如马兰，花如菊。菊甘
而薏苦。”大抵苦薏生来便带着“苦”命，
路边、荒地、林缘、地埂或屋旁皆是安身之
所，可那枝干沉绿和花色金黄，终究是它
在艰苦中结出的成果。五代药学家日华
子在《日华子诸家本草》中，才真正将苦薏
定义为野菊：“菊有两种，花大气香茎紫者
为甘菊，花小气烈茎青小者名野菊”。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明确区分了
家养菊与野菊，指出野菊花能“治痈肿疔
毒，瘰疬眼翳”，还强调其“苦能泄热，甘能
解毒，寒能凉血”，清热解毒之力远胜家

菊。这苦寒之性，正是它在荒埂野地中熬
过冬寒、攒尽天地清气的佐证——生于贫
瘠，便以自身为药，反哺众生。民间“消炎
圣药”的名号，让野菊不再隐于山林，其
药用价值似乎比花色更受青睐。虽不
甚通晓中药学理，但见其受天地之精
华，蕴阳春之温煦、盛酷夏之炽烈，又
不畏秋之寒凉，想必野菊也担得起“泄
热、解毒”之重任。

菊花素为文人墨客所钟爱，被赋予高
洁、隐逸的品格。但阳台这株，既无陶渊
明篱下菊的悠然，亦无郑思肖笔下“宁可
枝头抱香死”那般决绝。它从石缝中萌
生，没有家养菊的馥郁与婀娜，却藉这份
不为人赏、只为绽放的韧劲，尽显野菊本
色。不攀附绿萝的高、不艳羡家养菊的
艳，只顺着自己的节奏生长、按着自己的
时节绽放，这使我忽然懂得，不必执着于
旁人的认可，守住本心便是圆满，这或许
才是生存的本真。

果不其然，一朵野菊的花托上，趴着
一只模样别致的飞虫。它裹着银灰外衣，
内里却是鲜红翅翼，凑近细看，银灰外衣
上还缀着黑色波点，下摆镶着螺纹花边。
当它用银翅蹭过花瓣时，带落的橘黄花粉
恰好沾在翅尖的黑斑上，像给时髦大氅缀
了颗金色纽扣。它不像蜜蜂那般埋头钻
进花蕊拼命吮吸，只舒展开修长四肢，足

尖轻搭花瓣脉络，翅尖红边随呼吸微颤，
一派悠然自得。我凑上前想逗逗它，反倒
被它这份慵懒姿态“打败”。开窗将小
雪时节的寒意放进来，它却把红翅拢得
更紧，赖在暖融融的花蕊旁不肯挪窝。
忽然间，一个好听的名字跃入脑海——花
媳妇。

没错，这便是斑衣蜡蝉，俗称花媳
妇。它没有缤纷外衣与翩跹舞姿，飞行能
力孱弱却极善跳跃，唯有遭遇惊扰时，才
会“亮剑”—— 展开鲜红后翅威慑天
敌。虽属蝉科，它却不屑于为一鸣惊人的
宏愿蛰伏三秋，而是以卓尔不群的姿态，
用 365 天走完短暂一生。春天它从虫卵
中苏醒，历经酷夏洗礼羽化成虫，秋初的
田野与椿树，承载了它一生的光彩：鲜衣
怒马寻得伴侣，温柔坚守孕育生命，再将
虫卵隐蔽于树洞，完成繁衍重任后，便决
然告别尘世。

傍晚再去探望，第一朵菊花的花瓣已
微微低垂，却依旧稳稳托着那只花媳妇。
夕阳斜斜漫过来，将金色花瓣与银红翅膀
熔成一片暖光，竟比晨起时更显动人。石
缝菊的倔强、花媳妇的恣意，在小雪时节
的阳台上凝成一团温柔的生机。原来冬
日的鲜活，从不在盛大景致里，而藏在每
一份不被定义的生长之中。
（作者供职于宝鸡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归 程
文 / 冀 飞

生在治沙英雄的小村边

肥沃的土地，纵横的林带

藏着我捉蚂蚱、掏鸟蛋的童年

一条柏油路从远方铺来

像岁月伸回的臂弯

把游子的车轮，轻轻挽在老家门前

在北方的天空下

你有你的雄心，我有我的豪迈

头顶那片万里无云的湛蓝

洗净了心事，放空了八面来风

车轮卷起的尘土

落在这片辽阔厚重的土地上

这就是我的大北方

老了一岁，寒冬悄然走远

过了一年，春风又到门前

斑白的两鬓，是岁月的年轮

那噼啪作响的爆竹

响天动地，唤醒又一个春天

漫天烟花里，我看见

丰年的祈愿，风调雨顺的容颜

家是心的港湾

洗去归途风尘，我亦看见

爸爸擦了一遍又一遍的窗

妈妈掀开锅盖那扑面而来的热气

是一家和气的，其乐绵绵

回望来路，岁月依旧从容

我心如昨，圆满了往日种种

多少期盼，多少旧梦

都托付给来年的和风

那来时的路，蜿蜒成诗

每一个弯道，都是归心

年轮滚滚，车轮也滚滚

远去了无情的岁月

迎来了多情的新春

敲锣打鼓扭秧歌

红红火火过大年——

舞动山河，灌醉日月

感受这时代，换了人间

我从公路归来

我在老家过大年

（作者供职于国家公路应急

（陕西）储备中心）

一场雪后，走在空旷的街上，昏黄的路灯下一
切景象还在睡眼朦胧中。此时寒风是有形迹的，
看得见它掠过屋脊时，卷起檐角上那层松软的积
雪，扬成迷蒙的、闪着细小晶光的白烟；也听得见
它穿过树梢时，摇动着那些一夜白头的树枝，发出

“嘎吱、嘎吱”的声响。
一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散步步入渼陂湖公

园。湖边的风不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蛮横，而是
贴着湖面，缓缓地拂过。太阳从东南方秦岭起伏
的山脊线后面，探出了半张脸。那光芒起初是怯
生生的，淡金的，试探地穿过清冷稀薄的空气，斜
斜地投射过来。于是，这湖，这岸，乃至整个天地，
便在这寒风与暖阳的交织融合中，苏醒了过来。

那沿湖一望无际的芦苇昨日还是一片萧瑟
的、近乎焦褐色的颓败，如今每一根直挺的苇秆，
每一蓬尚未完全散开的芦花，都严严实实地裹着
一层绒白。风一过，它们便有节奏地俯仰、摇曳，
那满身的积雪便簌簌地往下落，像是自身抖落下

的带着寒光的羽毛。太阳红润起来了，阳光渐渐
有了温度，照在那蓬松的芦花积雪上，边缘便勾勒
出一圈毛茸茸的、金亮亮的光晕。这枯竭与新生、
严寒与温煦，竟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静默的摇曳里。

越过这起伏的、素白的苇浪，向湖心望去。风
虽然缓了，却未曾停歇。昨夜新落的、薄薄的一
层雪霰，早已融入这微温的湖水了。此刻的湖
面，被那愈发明亮的阳光直射着，又被风的手指
不停地撩动着，全然鲜亮生动了起来。那是一
种怎样的波光啊！它是一种极清、极透的，每一
片水波，都像被精心打磨过的、极薄的琉璃片，
底下映着天空的淡青与云影的微灰，表面却跳
跃着无数针尖大小的、纯粹的金星。这些光点
密密麻麻，随着水波的涌动忽聚忽散，时而连成
一条跃动的金蛇，疾窜向远方；时而又碎作满湖的
金钱，乱纷纷地打着旋儿。光是冷的，来自冬日的
太阳和未化的寒水；却又能给人一种温存的幻觉，
仿佛那每一片跃动的光，都是一小块可以捧在手

心里呵暖的、灵动的精灵。
在这片金色的光海中央，云溪塔静静地矗立

着。塔的通体披着素装，飞檐斗拱的线条被积雪
温柔地模糊了，往日那砖石本色的沉郁，换成了浑
然一体的皎洁。塔影投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却
被那顽皮的光点搅得有些恍惚，有些荡漾，像一幅
浸了水、墨色的古画，庄严中便添了几分生动的柔
情的诗意。

摇曳的芦雪，荡漾的湖光，静立的塔影，其背
景幕布是那自西向东、横亘在天际，连绵雄伟的秦
岭。雪后的秦岭，山巅的积雪很厚，在纯净的蓝天
下，反射着一种坚硬而锐利的白光。那雪线蜿蜒
起伏，如一条昂首腾跃的、凝冻住的巨龙。往下，
山体的积雪渐薄，露出苍黑或深褐的岩壁与森林
的底色，白雪如带、如缕，缠绕、点缀其间，构成一
幅气势磅礴的、黑白分明的水墨画。

更奇妙的是，在这午前愈发明媚的暖阳照射
下，阳坡的积雪已开始慢慢地融。远远望去，那一

片皓白之中，便隐隐约约地透出山岩的青灰色。
山腰间，甚至能看到几缕极淡的、袅袅上升的雾
气，那是积雪融化被阳光蒸腾而起，如梦似幻，给
那雄浑刚毅的山体，平添了几分温柔。

寒风拂过耳边，带着远方山雪初化的、清润的
气息。阳光慷慨地洒下来，照在脸上，已有微微的
暖意。我站在湖畔，脚下是正在消融的冰雪，眼前
是金光动荡的湖水与静穆皎洁的古塔，抬头是远
方巍峨的秦岭。寒风与暖阳，枯萎与雪光，古塔与
柔波，永恒的雄山与荡漾的水波……相依交融的
美景呈现在雪后初晴的渼陂湖畔。

雪后初晴的渼陂湖，美景天成，天人合一，自
由与惬意随风而至。清冷的宁静里饱含着四季轮
转的寒意与暖意，积淀着鄠邑这片古老土地的记
忆与新生。这是以光与雪、山与水、风与塔谱成
的，关于绿水与青山、时间与生命，厚重而美妙的
新年交响诗。

（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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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之上汉江之上，，红嘴鸥和水鸟逐波嬉戏红嘴鸥和水鸟逐波嬉戏。。

田边的李子树春风含笑田边的李子树春风含笑。。 梁山镇高营村的樱花大道引来游客打卡梁山镇高营村的樱花大道引来游客打卡。。 蜂戏菜花黄蜂戏菜花黄。。


